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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人类学视域下《尤利西斯》的饮食秩序研究
冯嘉怡

兰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

【摘 要】：詹姆斯·乔伊斯（James Joyce）的爱尔兰当代意识流书写经典之作《尤利西斯》（Ulysses）中有大量饮食书写。在

古希腊史诗传统与后世素食主义思潮中，饮食规则常被用以确立神、人、兽之间的秩序边界。而乔伊斯通过主人公勃鲁姆的日常

饮食实践巧妙的消解了这一建构：他将神圣与世俗并置，使饮食回归为能量补给与生理循环的物质实践；以杂食状态超越素食与

肉食的二元对立，其素食冲动源于对生命的共情而非对教条的盲从；同时模糊人与兽的界限，引导人们正视人性的完整与复杂。

本文将从文学人类学视角切入，深入挖掘书中的饮食仪式，旨在揭示人类生存状态与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，探寻作品背后所呈现

的人类学意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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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詹姆斯·乔伊斯的爱尔兰当代意识流书写经典之作《尤利

西斯》中存在大量饮食书写。饮食规则在传统仪式中形成，通

过对食物的分类与规范，区分神圣与世俗、文明与自然，从而

构建起稳定的文化秩序。在古希腊传统中，祭祀仪式以特定饮

食流程确立人与神、人与动物的边界，使人在宇宙秩序中获得

稳定位置。韦尔南指出，“凭借饮食规则的实行，人被确立在

他固有的地位上......在希腊祭祀中，处于同样的平衡要求，祭

祀者、牺牲、神通常都完全不会相互混淆。[1]”由此可见，饮食

规则背后是一整套文化秩序的建构。即便繁复的祭祀仪式在现

代社会逐渐简化，日常饮食依然承载着文化规约与价值认同。

维萨认为，吃饭是一种放松仪式，人们借此选择同伴并进行交

流，在这个过程中补充能量，重塑人性和交际关系。[2]人们对

吃什么、怎么吃、为何吃的选择，深受文化逻辑影响，背后体

现着对秩序的认同与遵循。而在《尤利西斯》中，勃鲁姆的饮

食实践则呈现出传统秩序向日常化与世俗化的偏移，将洁净观

念更多地落实于物质与现实层面，使人神、人兽之间的界限趋

于模糊，由此探讨人性的完整面貌与日常生存的本真状态。

1 饮食中人神关系的日常化转向

在《奥德赛》中，饮食规则依托祭祀仪式展开，以规范的

流程表达对传统秩序的尊重，确立人与神之间的层级关系。仪

式强调秩序与先后，体现出传统宇宙观的稳定结构。在《奥德

赛》的叙事逻辑中，违背饮食规范会带来惩戒，其根源在于对

传统秩序的背离。无论是因吃下基尔刻的食物而被变成牲畜的

船员，还是因吃下日神的神牛而招致宙斯雷电的船员，皆因逾

越饮食边界而承受相应后果。这一惩戒强化了饮食规则的神圣

性与不可侵犯性。

而在《尤利西斯》中，饮食逐渐脱离仪式框架成为日常生

存的基本实践。主人公勃鲁姆的日常饮食既无仪式性环节，也

不严格遵循传统饮食规约，体现出传统秩序约束力的相对弱

化，现代饮食由此更贴近个体生存需求。在《莱斯特鲁戈尼亚》

一章中，乔伊斯将原本被区分的神圣与世俗并置，使人神之间

的等级关系在文本中并置。勃鲁姆联想“想象饮那些琼浆玉液

就像在喝电光：神食。雕塑成朱诺式的可爱的女性身体。永恒

的美。可咱们呢，从一个孔里塞进吃的，再从后面一个孔里出

来：食物、乳糜、血液、粪便、土壤、食物：必须得像给火车

头填煤那样不断地喂。她们没有。[3]”勃鲁姆将神性形象与人

体生理过程并置思考，把饮食理解为能量补给与生理循环。他

认为饮食是生理过程的一种循环：进食-消化-排泄。正如火车

需要燃烧煤炭来维持动力运转，而人则是通过进食。勃鲁姆以

日常视角看待饮食，饮食呈现为生存必需的物质实践，传统意

义上人与神、精神与肉体之间的严格界限被日常经验所淡化，

不再以等级对立的方式呈现，而是成为一种可被平凡观察的生

命现象。

2 饮食中素食二元困局与突围

西方素食主义受到了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深远

影响。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灵魂通过转世或是轮回而达到不灭

的状态，因此各种生物之间有着亲缘关系。食用动物肉等同于

同类相食，会玷污灵魂并阻碍其净化。直至 19 世纪素食思潮

进一步发展，与道德关怀、身体观念相结合，既被视作对生命

的仁慈，也被理解为对欲望的自律。同时，解剖学与营养学的

发展为素食提供了现实依据，约翰・卫斯理等人将素食与身体

洁净相联系，形成以饮食自律追求精神提升的观念。素食成为

作者简介：冯嘉怡(2000.12－),女,汉族，四川成都人，兰州交通大学，2024 级硕士研究生,外国语言文学专业，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。



●文艺鉴赏● 新时代论坛 第 3卷第 06 期 2026 年

292

实现道德净化的途径，人通过吃素摆脱不洁，从而趋近精神追

求。

在传统秩序发生变化、科学与现代观念兴起的背景下，素

食主义以饮食选择构建新的价值秩序：以素食指向洁净与道

德，以肉食作为禁忌，形成“精神追求—人—动物”的层级结

构。素食成为实现道德净化的途径，人通过吃素来摆脱不洁净，

从而趋近精神追求。然而在这一秩序中，动物依旧被放置在底

层位置。一方面作为肉食的提供者，动物被视为导致人灵魂与

道德堕落的源头；另一方面依据灵魂转世理论，动物又是人竭

力避免堕入的可悲命运。辛彩娜学者指出，“素食主义者试图

通过控制自我欲望来抵御兽性对神性的侵蚀，因此，包括“吃”

在内的一切与身体相关的欲望都必须被克服和净化。[5]”

在饮食上，杂食者形象的勃鲁姆拒绝接受素食主义所建构

的秩序结构，超越了素食与肉食的简单二元对立。他是一个难

以被素食主义二元框架归类的模糊存在。这种无法分类的状

态，使他跳出了既定秩序的束缚。正如那些无法被归类、被视

为“不洁”或“危险”之物往往被排除在秩序之外一样，勃鲁

姆的饮食形象也因此游离于主流饮食规训之外。勃鲁姆的素食

冲动并非源于对素食主义体系的完全认同，而是源于对生命的

共情与怜悯。他理解素食主义对生命的尊重，也在自身感受中

呼应这种关怀，说明道德与善意并非专属某一种饮食方式，而

是内在于人性的品质。勃鲁姆对素食主义持有理性的审视态

度，从身体感受出发提出自己的质疑。他认为素食并不一定带

来更舒适的身体体验。“他们说吃素对健康有好处。可是肚子

里气多水多。叫你一天到晚跑茅房。就像得了气胀病一样糟。

[3]”而从素食的味道上，勃鲁姆认为“荒唐。也太咸。他们做

的时候放苏打。害得你整夜得守在水龙头边上。[3]”由此可见，

勃鲁姆并非出于对素食教条的信仰而选择素食。勃鲁姆在《莱

斯特鲁戈尼亚人》一章中的素食冲动，源于对伯顿饭店肮脏用

餐环境的生理与心理排斥。勃鲁姆形容食客们的吃相为“畜生

样的吃样儿[3]”，他感到恶心“在这儿一口也吃不下[3]”“走

了。我恨吃相下作的食客。[3]”伯顿饭店肮脏的用餐环境让勃

鲁姆反感，犹如进入牲畜屠宰场一般，因此产生“吃或者被吃。

杀！杀！[3]”与后文中牲畜市场被宰杀的动物形成呼应。正是

这种对粗鲁的进食方式的厌恶，促使他转向了相对清淡的奶酪

三明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素食主义在历史上曾借助对屠宰场残

忍景象的揭露来推动自身发展。而乔治・多德在《伦敦的食物》

一书中指出，素食主义者的道德优越感，建立在人们“在食肉

习俗形成之前，虚伪地回避这一必要环节[4]”的基础上。而勃

鲁姆则不同，他喜爱肉食，但能够对生命产生真实的同情。这

种同情推动他做出偏向素食的选择，却又不陷入素食主义的二

元秩序与道德优越感之中。他的杂食状态，恰恰使他摆脱了非

此即彼的秩序规训，彰显出人性中自发而真诚的善意与关怀。

进一步地，勃鲁姆所理解的“洁净”，更多指向环境、卫

生与行为文明，而非灵魂层面的净化。他反感肮脏混乱的用餐

环境，认可整洁文雅的就餐氛围，将洁净落实于可感知的现实

场景之中。在勃鲁姆设想的公共食堂中，人们混杂在一起吃饭，

细菌丛生，餐桌礼仪全无。在不文明和不卫生的饮食环境下，

勃鲁姆产生了素食冲动，“素食毕竟还是有些道理的从土里长

出来的东西味道好当然大蒜味儿不好就像那些意大利手摇风

琴师身上散发出清脆的葱头、蘑菇和块菌的气味。[3]”换言之，

勃鲁姆之所以认为素食“有道理”，并非因为其精神层面的净

化功能，而是因为素食（植物）相对于肉食更为干净、不易破

坏用餐礼仪与环境。他的落脚点是现实的卫生与文明，而非道

德的升华。这一标准在勃鲁姆的其他饮食场景中得到印证。在

奥德蒙饭店吃晚饭时勃鲁姆赞赏其环境干净、食客文雅；在沙

滩边回忆伯顿饭店时，他再次厌恶地想起食客们“用牙龈对付

软骨”的吃相，所反感的依然是环境的肮脏与行为的不文明。

最能体现勃鲁姆洁净观的是他对“脏物反能净物[3]”的物质循

环式理解。在吃完早餐去上厕所时，他望着园子设想种菜，认

为泔水、动物粪便与灰烬是最好的肥料，能够改良土壤、滋养

蔬菜；牛粪的覆盖层能够洗干净糕皮手套。在他眼里，粪便、

泔水等看似肮脏之物，在自然循环中反而成为滋养生命的洁净

之源。由此，洁净回归于自然与现实，脱离了抽象的精神对立，

成为一种可被感知、可被实践的物质性存在。

3 饮食行为中人的自然性与文明性并存

无论是古希腊传统还是后世的文明秩序，人常以饮食方式

区分自身与动物，以此确立文明身份。但从勃鲁姆的观察来看，

人的形象在文明与自然之间滑动，由非文明的人到像动物的人

再到肢体动物化，使得饮食秩序下的边界趋于流动，促使人们

重新理解自身。

《尤利西斯》的第八章对应《奥德赛》中莱斯特鲁戈尼亚

人的情节。在书中“既不见牛耕的沟影，也不见人手劳作的痕

迹...这里可能住着何样的生民，吃食面包的凡胎[6]”指出莱斯

特鲁戈尼亚人放牧但不事耕种。而之后奥德修斯发现他们以人

为食后认为这群人“不似凡人，实是巨怪（倒像是巨灵）[6]”。

不事耕种、不吃面包、吃人的莱斯特鲁戈尼亚人，实质上与吃

生食的动物一样被划入非人的行列，与文明人相对立。而在《尤

利西斯》中，让勃鲁姆产生不适的并非远方的异族，而是城市

餐厅里不加节制的进食场面。勃鲁姆因为看见人狼吞虎咽后而

感到恶心和恐惧感，与奥德修斯乘船逃离莱斯特鲁戈尼亚人的

恐惧形成呼应。当他走到公爵街撞见贪食的小狗在街边呕吐后

又舔食时，更将众人狼吞虎咽的状态与动物的本能行为相联

系，体现出在所谓文明社会里人的自然欲望同样强烈。传统仪

式以饮食确立人与动物的界限，而现代日常饮食则让这种界限

趋于模糊，使人在欲望驱动下显现出自然本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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贪食历来被视为需要节制的倾向。在《神曲》中，堕落于

自身食欲的饕餮者在地狱会被赛比猡剥皮撕裂。在《奥德赛》

中，为满足食欲而不审慎的人被基尔刻变为动物，以惩戒提醒

人保持理性与节制。千百年来，作家通过呈现人类因贪食欲望

而受罚或陷入困境来警醒世人。然而在《尤利西斯》中，人们

沉溺于食欲却缺少反思，在本能驱动下失去行为分寸。在《奥

德赛》中人与动物的界限分明，人不接受自己被变为动物，将

其视为一种惩罚。因此被变成猪的人“他们跑入猪圈，放声哭

叫[6]”在恢复人身后他们“认出我来，一个个走近身前，抓住

我的双手，悲恸的欲望揪塞在我们心间，房居里哭声震响，悲

楚至极。[6]”在荷马史诗的世界中，沦为动物意味着失去人的

身份，也意味着回不了人的社会，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。但是

在《尤利西斯》的《基尔刻》夜城荒诞的幻境中，人很容易就

接受了自身与动物杂糅，他们长出动物的肢体，并像动物一样

行动。而勃鲁姆在极短的时间就接受了自己沦为被分食的猪崽

的命运。“说不定我会叫人把你拖进马棚杀了，用烤肉扦子穿

起来，涂上香油，像烤乳猪那样烤好，就着烤盘里的脆渣儿，

配上米饭、柠檬或葡萄干酱，一片一片地消受你的肉.....勃鲁姆

尖叫，害怕地反转身。[3]”这一描写并非贬低人性，而是以夸

张方式揭示了人始终带有自然属性，文明与本能并非完全对

立。《尤利西斯》通过饮食场景中人与动物界限的模糊化，挑

战了传统秩序中非此即彼的二元划分，引导读者正视人性的完

整与复杂。

本文以文学人类学为视角，围绕《尤利西斯》中的饮食书

写，通过与《奥德赛》的对照，阐释乔伊斯对传统秩序的现代

重思。在古代史诗传统中，饮食规则用以确立人神等级与饮食

禁忌；在后世的素食主义思潮中，饮食则被用以构建精神净化

的道德秩序。而《尤利西斯》通过主人公勃鲁姆的日常饮食实

践，使上述传统秩序走向世俗化与生活化，将饮食还原为生存

实践与身体经验。作品由此呈现了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型，

彰显出对完整人性与生存本真的深切关怀，为理解现代个体的

身份建构与生存意义提供了富有启发的人类学视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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